“可以说”向弱断言成分发展的主观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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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可以[image: image1.jpg]


”是一个固化了的弱断言成分，是“可以[image: image2.jpg]


”主观化的结果。跟“可以[image: image3.jpg]1%, 2



”比较，“可以[image: image4.jpg]


”一般不带“说”的施事，其前面的主语已经话题化。正是由于“可以[image: image5.jpg]


”的句法特点，使得它可以表示说话人对命题的不完全的肯定，成为一种出于礼貌原则、顾及听者面子而使用的一种缓和语气的方式。“可以[image: image6.jpg]


”的弱断言性还同时带来了它在传信功能上的特点。
　　关 键 词：“可以说”；主观化；弱断言；句法特征；传信功能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1&ZD128。
 
　　助动词“可以”在《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年修订本）中有以下几种义项：（1）表示可能：你明天可以再来一趟吗？（2）表示某种用途：废纸做成纸浆，可以再造纸。（3）表示许可：我可以进来吗？（4）表示值得：美术展倒可以看看。傅雨贤和周小兵（1991）、鲁晓琨（2001）、彭利贞（2001）均对现代汉语中的“可以”的情态意义做出了考察。这些分析都重视“可以”表达“条件允许”的意义。“可以”主要用于表达“允许”、“能力”以及“可能”。
　　“可以说”是“可以”作为道义情态词①与言说义动词“说”的结合。情态词和言说义动词的结合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但是“可以说”有其特殊性，它随着主观化的发展，发生了固化，成为一个话语成分。
　　一、非固化的“可以说”
　　非固化的“可以说”，仅仅是“可以”和“说”的线性相连，“可以”是条件允许的意义，“说”是由言说义动词发展而来的认识义动词。例如：
　　（1）那样，当他临死时，就可以说：“我等过你没来但我也没耽误。”（《我是你爸爸》）
　　这里的“可以说”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结构，“可以”表示的是具备某种条件使得说这句话成为可能，我们把这种“可以说”记为“可以[image: image7.jpg]



　　当“说”不表示言说义而表示“认为”等认识义的时候，“可以[image: image8.jpg]



　　（2）我们可以说儒、释、道不以罪为宗教思想的出发点。（国家语委语料库）
　　这里的“可以”仍然是道义情态之义，只不过“说”表示说话者的某种意见。但这仍然不是固化了的“可以说”的用法。我们把这种用法记为“可以[image: image9.jpg]1%, 2




　　（3）我们可以说它是媒体，同时也可以说它是文化思潮的阵地。（同上）
　　这种对举的方式更加体现出了“可以”的道义情态的功能，表示社会条件的允许。
　　“可以说”还有一种用法，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当“可以说”不再是句子的主要谓语，删除后并不会改变句子的命题意义，这时，它已经固化成为一个话语成分，我们记为“可以[image: image10.jpg]



　　（4）我父亲可以说是干这一行的元老。（麦家《暗算》）
　　（5）清风街里，能写日记的可以说只有我。（贾平凹《秦腔》）
　　可以看出，已经固化了的“可以说”多数不带上“说”的施事主语，语义上表示的是一种弱断言。
二、断言性的“可以说”
　　Joan B.Hooper（1975）将谓语分成事实性的（factive）和非事实性的（Nonfactive），事实性和非事实性的又都分为断言性（Assertive）和非断言性（Nonassertive）；而非事实性的断言性又可以分为强断言性（Strong Assertive）和弱断言性（Weak Assertive）。即：
　　[image: image11.jp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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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言性的强弱是说话人对谓语后面所带的宾语从句所表示的命题的确定程度（degree of commitment）。我们认为，“可以[image: image12.jpg]1%, 2




　　（6）[image: image13.jpg]



　　“可以[image: image14.jpg]1%, 2




　　“可以[image: image15.jpg]



　　（7）尤其像田润叶这样的人，她尽管在县城参加了工作，但本质上也可以说仍然是一个农村姑娘。（路遥《平凡的世界》）
　　（8）这是一张又大又白的脸。五官端正，甚至可以说清秀。（刘斯奋《白门柳》）
　　“也”和“甚至”等词都表明“可以[image: image16.jpg]



　　强断言谓语表示说话人对命题的强肯定性，而弱断言成分中，说话人对命题的断言的肯定性有所保留，“可以”就是用来削弱肯定的语气的。跟弱断言比较，强断言中的“可以”不仅没有削弱语气的作用，反而还表明具备了某种条件便可以下某种结论之意，是道义情态的用法，它增强了说话者对命题的确定性。例如：
　　（9）从我的切身经历，我可以说，我父母选择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北大CCL语料库）
　　（10）医生说没问题。但我可以说，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弹跳了。（同上）
　　例（9）和例（10）中的“可以[image: image17.jpg]1%, 2




三、“可以[image: image18.jpg]



　　在跟“可以[image: image19.jpg]1%, 2




　　3.1 一般不带施事主语
　　“可以[image: image20.jpg]1%, 2




　　（11）我可以说高度集中是绝对集中。（北大CCL语料库）
　　这里的“可以[image: image21.jpg]1%, 2




　　（12）我父亲可以说是干这一行的元老。（麦家《暗算》）
　　这里的“我父亲”就不是“可以说”的施事了。
　　跟“可以[image: image22.jpg]1%, 2




　　3.2 否定的特殊性
　　其一，不允许否定提升。“可以[image: image23.jpg]1%, 2




　　a.我可以说高度集中不是绝对集中。
　　b.我不可以说高度集中是绝对集中。
　　句b是由句a经过否定提升之后转换而来的，“可以[image: image24.jpg]1%, 2




　　a’.John doesn’t think the President is a liar.
　　b’.John thinks the President is not a liar.
　　提升前后，a’句和b ’句的意义基本一致。但是“可以[image: image25.jpg]



　　a.我对他的为人可以说确实是不太了解的。
　　b*.我对他的为人不可以说是太了解的。
　　c.可以说我们根本没有国防。
　　d*.不可以说我们根本有国防。
　　其二，宾语从句多为绝对否定。“可以[image: image26.jpg]



　　（13）可以说，大棒政策是绝对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利益的。（北大CCL语料库）
　　（14）想想，50多个喇嘛之中他只说出了一两个。佩劳尔特和亭斯齐尔，可以说根本无法调查。（同上）
　　第三，否定后位置不自由。“可以[image: image27.jpg]



　　a.可以说，我父亲是干这一行的元老。
　　b.我父亲可以说是干这一行的元老。
　　c*.不可以说，我父亲是干这一行的元老。
　　d？.我父亲不可以说是干这一行的元老。
　　e.我父亲说不上是干这一行的元老。
　　f*.说不上，我父亲是干这一行的元老。
　　a、b中“可以[image: image28.jpg]



　　3.3 不能用正反问来提问
　　用正反问提问的“可不可以说”都是“可以[image: image29.jpg]1%, 2




　　可不可以说香港是购物的天堂？
　　——可以说。
　　——我可以说香港是购物的天堂。
四、“可以[image: image30.jpg]



　　“可以[image: image31.jpg]



　　首先，“可以[image: image32.jpg]



　　其次，命题功能变成了言谈功能。强断言性的“可以[image: image33.jpg]1%, 2




　　再次，“可以[image: image34.jpg]



　　五、“可以[image: image35.jpg]



　　Chafe（1986：282）将传信语义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广义上的，一种是狭义上的。狭义的传信指的是信息的来源，广义的传信则还包括了说话者对命题的态度。我们把“可以[image: image36.jpg]



　　其次，跟同样是由言说义发展成传信标记的“我说”、“你说”比较，可以看出，“我说”表明信息来源于说话者“我”，更加注重说话者主观的判断；“你说”表示说话者寻求听话者的认同，建立起了一种说话者和听话者的互动。例如：
　　（15）“我说，你要是觉着在这儿还唱不够，就回你的秦淮河去好了！”冒襄提高了声音。（刘斯奋《白门柳》）
　　（16）你说，姐姐我如今岂不是赔个精打光！往后还落被千人笑、万人骂！（同上）
　　这些“我说”、“你说”表达的传信功能不仅仅是由“说”体现的，而且由“说”所带的人称代词也在起作用。“可以[image: image37.jpg]



　　固化了的“可以[image: image38.jpg]



　　（一）情态词“可以”在“说”前面，缓和了语气，表示说话人的一种不确定的口吻。
　　（二）“可以[image: image39.jpg]



　　汉语史上，“可以”最初是表示动力情态的助动词，后来发展到表示道义情态的允许义。两者都强调具备某种条件。本文分析的“可以”则表示弱断言意义，其语义是一步步虚化的。“可以[image: image40.jpg]1%, 2




　　弱断言的“可以[image: image41.jpg]



　　“可以说”的发展经历了如下阶段：（一）“可以[image: image42.jpg]



　　①关于道义情态和下文提到的动力情态，可以参见彭利贞（2005）。
　　②关于事实性和非事实性的区分以及断言性和非断言性的区分，可以参见Kiparskys（1971）的著作，本文主要讨论断言性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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